
劉錦隆(妙禪)感恩懺悔錄 
 

時間：一九九八年八月二日（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地點：臺北市忠孝禪室 

主題：曾經在電視、報紙媒體上毀謗  妙天禪師的弟子們的懺悔現場

實況錄音文字稿。 

 

宗明師兄：請大家以清淨的心，智慧的心，圓滿的心，恭請南無  妙

天師父開示。 

師父：各位同修，大家午安。 

同修：師父午安！ 

 

師父： 

今天很難得的，殿明(劉錦隆，妙禪)和十幾位桃竹苗的同修和大家一

起共修。那麼這一段時間以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多多少少的受到

一些創傷，還好這種創傷在很短的時間內都能夠回復以往的健康的心

理。今後經過這一次的法難以後，我們更要珍惜同修與同修之間的圓

融，發出內心的慈悲要圓滿一切，不可以再像過去一樣，以個人的立

場來想很多的事情。今後應該以我們的印心佛法，以我們的團體為

重，生活工作方面表現出我們特有的氣質，修行上表現出我們本有的

智慧，讓社會大眾重新肯定我們的作法。我相信祇要我們能夠團結在

一起，絕對不受任何勢力來傷害我們，我相信今後祇有在師父的印心

佛法之下，大家共一心，向我們遠大的目標―成就佛陀而普度眾生，



這是師父所要勉勵大家的。我想今天師父不佔用太多的時間，將時間

留給桃竹苗的同修。好久沒有這樣歡喜過，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珍惜這

種共聚一堂的真心，互相勉勵，互相照顧，表現同修與同修之愛，我

想這是很重要的。我們現在就請殿明(劉錦隆，妙禪)同修為我們講幾

句話。 

 

殿明(劉錦隆，妙禪)： 

非常的感恩  師父，  師父非常慈悲、一再開示、一再的宣示，所有

發生的一切是法難，  師父避不開，但是我們尤其是我，一直都以無

限的懺悔、無限的感恩的心，那種心我非常的了然於我內心，但是要

我從言語加以敘述出來，我想非常的不容易。並不是我不願意或不肯

講，而是再怎麼說都沒有辦法表達我內心那一份懺悔及感恩的心於百

分之一，但是今後對於所有的同修以及十方的眾生，不斷的做我個人

心路歷程見證，是我今後最重要的心願。對於今後我自己自勉，也勉

勵我們所有在這次法難中無明的同修，我們也在不斷的互勉，也就是

我們與其今後消極的補過，我們將它積極的轉化為去作功德。 

 

同時在這一段時間中，對我們師父以及本門以及所有全體的同修所帶

來傷害，在此也懇請所有的同修原諒我們，也懇請所有的同修包容我

們，所有的過都是因為我自己的無明所造成的，跟所有的同修沒有關

係，尤其請大家，拜託大家要體諒他們。我也要感恩十方諸佛，透過

那麼一個特殊的因緣，讓我自己以及所有一起的同修，能夠在最危

急、最關鍵的十字路上，透過  師父的慈悲將我們帶回來。其實法難



發生之前我們就一直在擔心，一直到法難發生以後，我內心非常痛苦

跟掙扎，因為我很早就發現到，我跟大家一樣了悟到，人一定要修行，

人來到娑婆世界一定要修行，一定要有一位成就的上師、成就的師父

來帶領我們，而且一定要有一個法脈。而我體會到這個法脈就在  師

父的身上，所以我已經私底下開始在默默的運作，要趕快轉回來，要

趕快接回來，那麼那個時候也苦於一直在想一個機緣，這也是一個人

的無明，那時候速度不夠快。 

 

那麼後來在六月二十五日那天，因為脫離  師父法脈後，由我個人承

擔一起共修同修的眾生的業，坦白說，我背不動！我也曾經以經典經

書為一個範本去了悟，我也曾經用盡所有方法想去接上法脈，我自己

瞭解：接不到！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承擔，我生理上已經開始起

變化，我自己都知道，長期不斷地在咳。到六月二十五日那天中午，

吃過飯休息時咳出有血，但是不嚴重，我和殿蓮（妻子）就馬上開車

去林口長庚醫院急診室。 

 

六月二十六日那天，  師父還很慈悲地打電話給我。六月二十五日那

天傍晚  師父還很慈悲地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法院的訊息，六月二十六

日那天上午十點多  師父又給我電話，我到十一點多接到呼叫器之後

就回電話給  師父，那時我自己雖然生理的變化已經產生，但是還不

很嚴重，但那時我已經很想告訴  師父請  師父給我們機會，但那時

我講不出口，因為  師父告訴我法院的消息並不是很好，我講不出

口。所以一直到六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分配到病房，到二十八日那天



和葉荊東師兄和殿蓮講，法脈在  師父這裡我們應該要回歸到  師父

這邊來，不能再慢了，葉師兄和殿蓮都非常贊成。 

 

六月二十六日法院宣判時我講不出來，回  師父的電話之後也沒有再

打電話給  師父，這是一個人的無明和掙扎。一直到二十八日我才打

電話給  師父，電話打通時我跟  師父說：「報告  師父，我是殿明(劉

錦隆，妙禪)。」當時我認為  師父不是很高興，因為二十六日我沒

有打電話給  師父，我知道站在任何一個角度我都離譜。接著我就

說：「報告  師父，我現在在醫院，我現在在住院。」那個當下  師

父馬上說：「你為什麼住院？你現在在那裡？」我說：「在林口長庚醫

院住院，我一直在咳，咳到出血。」我請  師父來看我，因為當時我

很堅定地告訴葉荊東師兄和殿蓮師姐，我們要回歸，全部要回歸。 

 

所以  師父當下以其慈悲心，我要告訴各位，其實  師父的慈悲心不

是祇有對我，我跟著  師父那麼久，跟大家一樣都了解這一點，而是

對我們所有的同修都有這樣的慈悲心。就是平時以及在特殊狀況之

下，  師父那種像父親對子女的深愛及慈悲心當下顯現，所以  師父

馬上來醫院看我。當時我身體狀況雖不是很好，但因為並不嚴重，祇

吐了幾口血，還可以自己開車到長庚醫院，還蠻悠哉的。所以我見到  

師父時，就跟  師父報告、懺悔，請  師父讓我們回歸回來，我們知

道錯了。  師父就告訴我：「你現在都不要去管那些了，我都沒有放

在心上，你現在好好養病最重要，回來就好，大家都一樣。」當時我

一直跟師父懺悔、感恩，但是師父說：「不要再講那些了，你現在好



好養病最重要，不要再管那些了，那些都是法難，我逃不掉我自己知

道，以後不可以再這樣子就好了。」所以二十八日那天談過後，我心

裡非常安祥，我告訴葉荊東師兄和殿蓮師姐，等我出院以後要馬上召

集核心幹部開會，將所有的一切坦然跟大家報告，一定要請大家跟我

一樣當下轉過來。 

 

二十九日早上主治大夫來巡房時，告訴我要我做肺鏡檢查，在此之前

我已經做過全身的健康檢查，大致上還算健康。我知道做肺鏡檢查會

有侵入及侵害性，及之前已做過胃鏡及大腸鏡的檢查，非常辛苦，但

我都能接受，但我對肺鏡有直覺性的排斥，因為我會咳，我怕肺鏡侵

入之後會把原有傷口撕裂。醫師說沒有關係，我說我怕咳，醫師說給

你多吃兩顆止咳藥就好了，我說，可不可以不要做？醫師說一定要

做，要檢查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如果沒有的話祇做這一項治療

就可以了，他很堅持要做，我祇好答應，這是我自己的業，我自己逃

不掉的地方。到了三十日那一天，除了抽了六小瓶血去驗血後，我就

去做肺鏡檢查。肺鏡的管子非常的大，從鼻子進去之後就直接進入肺

的支氣管，進入支氣管已經是很難受了，他還用很大一瓶的鹽水灌進

來，灌進來之後還要我們吸，那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一進去的時候，

看到每一床的病人都在那裡掙扎，好像被刑求灌水一樣，我想也沒有

怎麼樣嘛！灌進去就好了。但是水一灌進去之後，他又要我們吸，一

吸就嗆到水了。一嗆到水那種本能的生存反應，跟不能呼吸的掙扎，

心臟一分鐘已經跳動到沒有辦法去數的次數了，又不能呼吸，非常痛

苦地在掙扎，強烈在咳在嗆，又不能動的那種苦。這還在其次，此時



傷口已在強力地撕裂。 

 

後來才知道這個檢驗的目的，就是要灌水到肺裡產生嗆，要從撕裂的

傷口或完好的細胞中把它噴出來，噴出來後再把水抽出來，化驗有沒

有惡性細胞或其它不良細胞。此種醫學理論是沒有錯，但對於我們這

種已經有傷口的病人，致命的問題就出來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很清

楚裡面有靈障，有很多很多低級靈性體在裡面，故傷口撕裂之後血就

開始大量流，人就開始忽冷忽熱，非常不舒服。最嚴重的是血就開始

大量流不止，在血大量流不止時，醫生在我左手上留一根管子，強烈

的止血藥一針一針的打下去，雖然如此還是不能止血。主治大夫就明

白地說，若血止不了就很危險了，若突然血液大量流出時，因為是右

肺，所以要右側睡，淹到右肺就好，不要淹到左肺，否則就沒救了。

淹右肺就緊急急救，一方面在右肺插肺管肺鏡，二方面要從大腿大血

管切開要放栓子將傷口栓起來，但是也沒有絕對的把握，但會盡力。

那時非常危險，要我們要有心理準備。醫師是以醫學角度講得很輕

鬆，說程序就是這樣，但是聽在我們病人的耳中，心裡非常的難過而

且非常地恐慌，那種恐慌延續了很久。坦白講我不是怕死或怕痛，而

是我累世的修行到這一世最要緊的關頭，我竟然耗掉了！那時心裡產

生非常強烈的恐慌，當時血一直大量的出，沒有辦法止，殿蓮師姐一

直催醫師來打止血針，但醫師每來打一次都說沒有把握。 

 

跟隨  師父修行那麼久，很多時候都是白耗沒有修好，但是很多的境

界清清楚楚，所以在急診室的時候，以前師父給的那種力量還在，到



病房時也是一樣，但是到了三十日做肺鏡傷害之後就開始進入無常，

進入我自己的無常。所以所有的無常根本不是在計畫中到來，而是在

自己根本無法預期的狀況之下到來。那時在最虛弱、不斷流血的時

候，祇要眼睛一閉起來，就很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兩個地方，一個

是在幽冥界，一個是在地獄。幽冥界和地獄法界，在以前不論禪定或

沒有禪定時，都曾經追隨師父的力量、法身進去接引或度化他們過，

常常去幫助他們。那種心境就好像是山難救難大隊平常常去救人，很

辛苦，但後來變成白己發生山難，自己也需要被救，那種心境完全不

一樣。平時要進去幽冥界和地獄法界時，知道那裡是那麼的恐怖和可

憐，可是和自己在當下墮入幽冥界和地獄法界是完全兩回事，完全不

一樣，所以當時我眼睛一閉起來就進入幽冥界和地獄界。 

 

那時有很多在幽冥界的眾生，就告訴我有一個山洞，在山洞的這邊是

非常黑暗，但在穿過這個山洞的另一邊有無量光，他們就告訴我：「穿

過去！我們一起過去！穿過去之後那邊就是無量光！」我當下很清楚

地告訴他：「我不進去，我也不過去，因為我的天職未了，我不過去。」

那時我很清楚很具體地告訢他們：「我是妙天師父的弟子，  師父沒

有到，  師父法身沒有到我不進去，  師父法身到了我會很樂意過

去。」講完當下沒有了。但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又出現另外一批人，

在我神智一恍惚，他們有用各種姿態、各種表情很明白地告訢我，歡

迎我一起過去這個山洞，而我還是很嚴厲地斥責他們：「我不過去，

我的天職未了，我是  妙天師父的弟子，除非  師父出現。」反覆一

直出現這個現象。 



 

第二種就是地獄。我相信很多同修也見過這個法界，可能顯現的相不

太一樣。地獄法界是無量無邊的寬廣，無量無邊的深，裡面密密麻麻

的，一層一層的，每一層裡面有無量無邊眾生，密密麻麻的壓在裡面，

每一層是那麼樣的清清楚楚，那麼樣的具體，每一層裡面每一個眾生

又是那麼樣的痛苦，那麼樣的驚慌，那麼樣的無奈，那麼樣的掙扎，

而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竟然是裡面的一份子，掙脫不出來！裡

面每一個份子所顯現出來的相是非常恐怖，非常恐慌，而這種相也是

一次一次不斷地顯現出來。 

 

因為是在醫院裡面，我想這些都是非常真實的。醫院裡面有很多很

多，因為各種因果關係而離開的，它也會呈現出來，所以在醫院裡所

見到的幽冥界和地獄法界景象沒有辦法去敘述，那麼那麼多。比方

說，一個好好的眾生會忽然從頸部噴出無量多的、非常非常恐怖的

血，一直流不停。在密密麻麻無量的層級裡面，每一個眾生所顯現恐

怖相都看得清清楚楚，那種痛苦和恐慌形容不出來。我站在這裡是給

大家作見證，盡我所了解告訴大家。我非常恐慌！眼睛根本不敢閉起

來，眼睛沒有閉起來就知道自己的靈性在裡面，眼睛一閉起來，就清

清楚楚看到自己在裡面，那種痛苦跟恐慌，我第一次了悟到那麼具

體、那麼明確。 

 

當我們脫離  師父之後，我們無常一到的時候，自己就進入到那個境

界，而且一定在裡面，那麼在裡面出不來，這個時間我們沒有辦法去



計算，不是說經過幾百年或是幾千年我們就可以出來，每一層裡面所

壓著的沒有辦法去計算。當下我對靈性體的了悟和體悟從來沒有那麼

深、那麼清楚、那麼敏銳過，也就是一定會進到裡面，而一旦進入到

裡面後，不是依據年代或時間去計算就可以排隊出來的。再者，出來

後沒有一定再得人身。以前  世尊及  師父都開示過，要得人身如同

烏龜在汪洋大海中五百回伸出頭來，還用木環套住那麼樣難得的機

率。我們雖然知道，上課也會這樣轉述，但實際上的體悟，由於我們

色身的障礙，訊息傳遞給我們，擋掉。光是聽到、知道完全不一樣，

當下完全體悟到，在地獄不知道的年代幸運地出來的時候，不一定會

配到人身而且渺茫，同時又知道可能變成豬狗雞鴨，變成禽類、變成

動物、變成昆蟲。那種感受與現在我們現在看到一隻鴨子被宰而產生

的慈悲心，感受完全不一樣，也就是一隻鴨子被揍、被踹、被養大，

然後把它宰掉，那種痛苦是我們自己在承受，也就是具鴨子色身的相

而但是仍然是自己的靈性在受苦，那種對內心產生的震憾、震盪和恐

慌。 

 

另外，也深刻了悟到，自己累世一直那麼苦地在修，而在這一世最重

要、最緊張、最關鍵、最美好的時刻，卻因為自己色身的無明，修行

的業障，造成把累世所有修行的一點成果葬送掉！這一世最重要的關

鍵也葬送掉！當下了悟到，未來沒有了，未來就在無量無邊廣與深層

的地獄中的一份子，那時心裡感受是非常的不甘願，那種懺悔和痛心

深覺很不甘願。昨天看報紙上寫，高雄的議員林滴娟小姐在大陸遇

害，她的父親說看她面容非常痛苦，嘴角還流血，一定當時非常不甘。



一般人就會那麼不甘心，那麼我在之前的這些體悟讓我可以了解她的

不甘，因為在最後關頭她也進去了，她靈性先下去了，衝破了色身障

礙之後進入那個法界，那種恐慌是沒有辦法形容的。所以眼睛根本不

敢閉起來，就像駝鳥一樣，因為一直在那種狀況、那個境界。 

 

第二天打電話給  師父，勉強打起精神來打電話，因為那時候已經不

太能講話、也不能坐了。  師父到的時候，我說血再流不止的話就危

險了，  師父說你不要去管那些，不要想那麼多，就坐在床邊跟我聊

東聊西的，然後要離開前說：「你好好的療養病，其他的你不要管，

你不會有事的。」其實我在打電話給  師父的當下，  師父法身就過

來了，就在我裡面運作，這一點我清清楚楚。當  師父在安慰我，坐

在床邊跟我聊東聊西的時候，  師父的法身就在我裡面運作，因為    

師父以前常常開示，地獄就在裡面，眾生就在裡面。我當時就跟葉師

兄和殿蓮師姐講，裡面那些靈障一直在挖我傷口，血要如何止？裡面

有非常多靈障在挖，這除了  師父以外沒有別的辦法，靈障度掉血要

止就簡單，否則沒有辦法。 

 

所以  師父力量一進來時我清清楚楚的，  師父要走時一直說你好好

養病就好，你不會有事的。我說感恩  師父，因為當時在那樣環境實

在是太恐慌了，我眼睛都沒有閉著，一直看著師父，其實  師父的法

身親自到地獄去把我帶出來，我自己清清楚楚。但是當  師父要走的

時候，我還是很人相地告訴師父說：「師父，眼睛一閉起來就在地獄

裡面，好恐怖！」所以這就是人相，因為我已經知道  師父的法身親



自到地獄去把我帶出來，但是我眼睛都不敢閉也不敢睡，一閉上眼睛

都是在低層次的法界裡面，好恐怖。  師父看著我，很無奈地笑笑說：

「你去跟裡面講，說給你補功德的機會。」當下就什麼都沒有了，在

病房門口師父就告訴殿蓮和葉師兄說：「你們好好照顧殿明(劉錦隆，

妙禪)，殿明(劉錦隆，妙禪)不會有事的。」師父就離開了。當我眼睛

要閉起來之前，我就跟裡面講了一句：「請給我補功德的機會。」還

沒講完就什麼都沒有了，眼睛一閉起來就跟以前一樣，眼前都是一片

無量的光。 

 

我從  師父二十八日那天來看我，離開後我就跟葉師兄和殿蓮師姐

講，我心裡和心靈上的那種感動和震撼，不是一尊大佛，一個聖人，

如果是一個凡人，做不到！葉師兄和殿蓮都感動得一直掉淚。從二十

八日那一天，我就很具體明白地告訴他們兩位，因為他們知道整個的

過程，在我元氣還沒有復原之前，你們要幫助我，因為我確定要回歸，

馬上轉過來，我一分一秒都不希望再耽誤到同修，你們倆人要幫我作

見證，要跟我們核心幹部和所有同修講這整個的過程，把你所知道

的、所了悟到所知道的，還有我所告訴你們，你們所沒有見到的我所

了悟到的，我所知道的要幫我轉達出去，幫助同修快速掌握住。不是

聖人，不是聖佛，凡人做不到！ 

 

之後我完全脫離了地獄好好睡他一覺，睡得好舒服，睡多久了我都不

知道。那種安慰像一個嬰兒，像一個小孩子，在失去了父母的那種恐

慌，然後再回到父母懷抱裡無憂無慮，沒有任何安全的威脅，很自在



的睡那一覺。可是又有一個問題在，那個病房有兩床，本來祇有我一

個人住院，後來又來了一位有緣的復興鄉六十幾歲的老先生，很嚴

重，非常嚴重，嚴重到不能形容，就在我隔壁床，他狀況非常大。我

們還有師父的力量，他什麼都沒有，所以狀況非常大，常常晚上睡覺，

他所有的因果業障等等問題都會過來。所以，葉師兄和殿蓮師姐照顧

我照顧得很累，非常辛苦，我又背得更多，我自己都背不動了，我自

己在裡面都要人家救了，他又過來要給我救，又過來欺負我。也不能

說欺負，就是又過來依賴我，他也知道從我這裡可以得度，可是我撐

不住，我還有這個慈悲心，所以我不敢擋，但實在背不動，祇希望不

要過來那麼就是了，但它還是一直過來。 

 

師父很慈悲，但是這一點我就不敢跟師父說了：「報告師父，隔壁

的……」自己已經給  師父背那麼多了，那  師父非常慈悲，因為  師

父所見到的跟我們所見的不同，所以在第二次來的時候，  師父就做

了最慈悲那種做法。所以，我在睡覺時就看到一大片的因果業障，像

烏雲一樣一大片的呼的就過來了，我還來不及反應眼睛也睜開了，不

知道該怎麼做時，  師父法身就到了，亮得像一顆太陽一樣，然後又

呼的一下將整片烏雲吸了過去，像閃電一樣都在當下。我就眼睜睜地

看著這個過程來不及反應，心中有說不出讚歎與安慰，有無限感觸，

然後就很安慰的又睡著了。第二天本來醫師已準備要急救，因為是教

學醫院會有很多實習醫生來學習，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種貢獻，但是第

二天來了之後他們蠻失望的，主治大夫說你氣色怎麼那麼好？因為前

一晚他還在告訴我們第二天的急救步驟，結果醫師說：「你氣色怎麼



那麼好？那你兩週後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自己沒有信心，怕到了，

就說那可不可以三週？醫師就說那再看看。所以不到二週，二週前一

天就被他趕出來。 

  

出來後我在台北一個地方靜養，那時候非常想念  師父，一直分分秒

秒都在想著  師父，我從入門開始對  師父那種尊敬和崇敬應該講和

大家都一樣，但是經過這次之後，衝破了我色身原來的無明的障礙，

以前都一直覺得做得最純真了，但是這次我不敢講是真的做到了那麼

完美純真，但是這次是衝破了自己色身無明，沒有障礙直接用自己靈

性去了悟，對  師父的那種思念和相應比以前不知道強了多少倍，沒

有辦法去形容。在自己心靈裡一直吶喊  師父是我們每一位眾生和同

修的聖父，是我們每一位同修跟眾生的父親，一直在吶喊，同時心理

上一直很強烈的要作功德，分分秒秒停不下來。就在一兩個禮拜以前

我不會坐不會站，聽到電視的聲音都受不了，很煩，非常煩，身體的

元氣一蹋糊塗，裡面內傷得非常厲害。  師父開示說起碼要六個月調

養，內傷很嚴重，但  師父說會盡量的幫助我，那麼  師父說都會縮

短一半，六個月就會變成三個月，結果更短。 

 

所以我剛出院時不會坐不會站，當我在住院時祇要  師父一離開，我

就非常想見  師父，就像嬰兒對父母親的那種依賴，從來沒有過，因

為我是一個從小到大非常獨立，獨立性非常強的人，但是這是一種靈

性對聖靈、聖父的依賴，一離開就受不了，所以  師父一離開我就跟

殿蓮師姐講，我要打電話給  師父，我要見  師父，結果給殿蓮罵，



說你不要煩人家啦，你不要煩  師父，但我就受不了，我就想見  師

父。另一個就是說我很強烈地想要作功德，一直要作功德，受不了，

都不想靜靜坐著、躺著，所以在靜養的地方出來之後，我一直想作功

德，也很想見  師父。想見絕對不是色身的而已，而是靈性的。我到

最想最想最想的時候，有人來按門鈴，門鈴一響我知道不可能是別

人，我當下就哭出來了。  師父那種慈悲，對一切都了然於心。 

 

我當下跟  師父報告，我想馬上出來利益眾生，我要做很多事。我出

來我照鏡子，我不敢看自己，大家以前有看過我都知道我現在很瘦很

瘦，若我在剛出院時大家看到我，就知道這個殿明(劉錦隆，妙禪)師

兄一定從地獄轉一圈出來了，不用我講你們都知道。我照鏡子都認不

得自己，非常的黑，瘦不用講，瘦我還認得自己，但是非常黑，所以

當我向  師父報告我想出來作功德，我很想繼續做事，  師父說：「你

現在這個樣子給人家看到了，人家會嚇到，現在不能給人家見到。」

我心裡想，對呀，臉上那種氣色，那個業障，那種黑，那種障礙，師

父當下又幫我拿掉，所以我再回去門診的時候，醫生全部都嚇到。而  

師父很明白的告訴我，一直講你什麼都不要管，祇要好好的療養身體。 

 

師父告訴我：「所有的同修我都那麼疼愛，祇是同修不瞭解而已，要

他自己去見證到的時候他才清楚。每一位同修都像我自己的孩子，就

像當初我疼你們就像疼大家一樣，你們不知道而已。」通過我身體元

氣的復原，再一次見證  師父是一位聖佛，是一位不可思議的大佛，

因為我自己身體狀況我清清楚楚，因為我一段時間無法躺著休息，無



法走路，無法坐，非常虛弱。所以當核心幹部開會要請他們轉過來的

時候，我跟他們談得很辛苦，談了幾個小時，談得很辛苦，很累，談

完以後他們叫我趕快回去休息。可是一星期左右的時間，我快速地分

分秒秒地在恢復當中，在一星期當中我的體重從往下墜到穩定，而後

現在穩定地開始成長，所以我出來以後為很多同修作見證。有些同修

要我跟他致歉，但也有同修認為這樣子很委屈我，我告訴他們我不但

要跟大家致歉，還要將我真實的整個過程，不但跟我們所有的同修作

見證，更要跟所有眾生我有機會可以跟他講的，我都要作見證。 

 

在這一段時間通過我跟他們作見證，有許多沒有入門的也都入門了，

有些退轉的也都回來了，有些同修不論我怎麼講都不了解，我就求他

們，他們還有罣礙時我說：「人真的很無明，一個人去寺廟裡燒香、

拜佛的時候，求的是什麼？求的是自己、家人、父母、孩子平安，而

在寺廟裡的塑造雕刻是莊嚴相圓滿相沒錯，但是實際上得到的幫助微

乎其微。為什麼經過我們見證的一尊佛，住世佛，祂願意慈悲接納我

們，保我們平安，願意幫我們這一世，祇要你願意、準備好，還有機

會成就，我們竟然還不願意，還要用人相認為應該這樣、應該那樣？」

我說這就是人的無明。我剛說我求人，求眾生，求同修把握這樣的因

緣，把握這樣的機會，像我自己大哥，包括我自己的大嫂我都把她接

引回來。聽了這個見證她非常震憾，也非常的感動，所以她這次也報

名參加週六班的課，回頭過來。 

 

所以我不但對我這一次所造成的，對  師父以及對本門的傷害無限的



懺悔，及有機會回歸無限感恩，不但願意跟大家致歉，希望今後通過

這些大家能夠真正的團結，真正的圓滿，光靠我們這些已經就是不夠

了，所有的因為我們的無明造成的傷害，結果全部傷害到  師父，眾

生怎麼辦？娑婆世界的眾生是靠我們大家來團結，大家來圓滿，在  

師父帶領之下，大家共同努力把  師父的本願，以我們的天職來實踐

它、貫徹它。所以我剛說我不但願意，而且本來就應該向大家致歉，

請大家原諒，請大家包容，我也跟我們同修明白講，我願意親自作見

證將大家沒有真正了解或了解不夠透徹，聽我的事情以訛傳訛，我可

講得更清楚，目的在那裡？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瞭解到我的教訓，大家

把它當作一個參考、一個經驗，以別人教訓作為自己的經驗是最有智

慧的。我們在座的同修在修行路上都比我們幸運、有福報，也都比我

們有智慧，我所經歷的教訓，希望大家不要再像我一樣走這段坎坷的

路，我盡量將它敘述出來，不及真實的百分之一。其目的是幫助大家

我所走過的坎坷痛苦，大家不要再走，把握這個累世以來難得的殊勝

機會，一路走下去，我們成就的機會無限無量，即使沒有成就，我有

絕對的信心，我們大家這一世絕對沒有白來。若有機會於公開、於私

底下，我會非常願意再更深入的跟大家講我的心得，講我的教訓給大

家作參考。 

 

師父： 

我們剛才都聽到殿明(劉錦隆，妙禪)同修，從走到絕路而當下覺悟的

這段心路歷程，從這裡我們可以見證，我們印心佛法和  師父，絕對

可以讓同修們這一生這一世不會白來，一定多多少少都會有成果帶回



本家。從這一次起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更要坦然，更要珍惜，來面對我

們所精進的印心佛法，同時將我們這一份修行的功德無限大的傳播到

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是每一位同修應該都有這一份責任感。大家不

分彼此，全省道場都是  師父、都是大家的，希望都能夠珍惜這一世

來到娑婆世界的佛緣，攜手快樂回到家裡。 

 

我看大家都不要難過，不必難過，都回來就好了，不必難過。請起來，

不必行大禮，請起來。每一個人都會有做錯的時候，能夠馬上知道自

己錯了，回來，那是要很有勇氣才行的。 

 

唵嘛呢叭咪吽。 

 

好，請起來，一切圓滿，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錯誤。都不要放在心

裡，我們重新把過去的歡笑找回來，面對每一位同修，每一位人類，

每一位眾生，我們都以這種慈悲心來對待。我們都一切法喜還是充滿

在心中，也祝福大家，祝福在座的以及沒有來的同修早成佛道，謝謝

大家，謝謝。 

 

同修：謝謝師父。 

 

師父： 

我想今天的場面，祇有印心弟子才能夠做到。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修行的、禪宗的這種法脈，我們要珍惜祂。師父承擔禪宗的法脈



第八十五代的宗師，從達摩祖師算起是五十八代，從臨濟宗算起是四

十八代。師父承擔這種殊勝的、莊嚴的、成就的法脈，來帶領一切有

佛緣的同修，一起共度娑婆世界的一切法難，一直走完全程到成就為

止。希望大家在這段修行的過程當中，能夠互相的共勉，互相的愛護，

不要像過去一樣。要不分彼此，不要分你是那一個道場的，你是哪一

個班的，不分彼此。將來每一個人都要承擔這法脈的一份子，要去引

度全世界的人，大家都有一份很重要的責任，所以從今天開始，從今

天起我們的心要跟虛空界一樣的無量無邊，我們的心要跟一切諸佛菩

薩一樣的慈悲，帶給娑婆世界最好的、最美的一顆心，一切愛留給人

間，這是師父所盼望大家的。謝謝大家，謝謝。 

 

同修：謝謝師父。 


